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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南岛冼夫人和冼夫人信仰的表象及变迁
Representation and Its Change of Lady Xian in Hainan  

and the Belief of Lady Xian

塚田　誠之（阮立译）
TSUKADA Shigeyuki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Lady Xian was a Li (俚) noblewoman born to the chieftain of the Xian tribe in Southern 
China, in what is now Guangdong, during the Sui dynasty. It was said that as a notable leader, she 
experienced the Liang, Chen and Sui dynasties and helped to unify the Lingnan ethnic groups. 
The local people built temples in the southwest of Guangdong, from Maoming City to Leizhou 
Peninsula, and Hainan. Even now, people come to the temples to worship Lady Xian. However, in 
modern China, her achievements such as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ethnic unity are valued and 
research on these aspects is being carried out. In fact, the ways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belief in 
Lady Xian have been changing, but this phenomenon is completely ignored. Most evaluations 
come merely from the present political stance. This paper clearly show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and belief in Lady Xian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of research on Lady Xian 
in China.

序言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军事〉编辑委员会编 1989: 1100》所载，冼夫人为中国南

朝梁、陈及隋朝时期岭南地区“俚族”出身的“少数民族首领”，女“将军”。其生卒年月不详，

为高凉人。在世约80年，历经梁、陈、隋 3 个朝代，“支持统一事业”，为“岭南各族人民的融合・
友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在现代中国，其“拥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功绩得以大力彰显，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很盛行。而且，从广东省西南部的茂名市到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多处都建有

冼夫人庙，聚集了众多的诚男信女。有关冼夫人及其信仰的表象方法其实是经历了历史性的变迁

的，可是，这一事实完全被忽视，而多数评价都仅仅是从现在的政治立场出发的。这一事例正好

表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民族学者往往忽视真实人物的表象方法上会有历史性变化而拘泥于当代

的现象，也凸显了中国民族学中有关民族表象的政治观的问题。在本论文中，将明确海南岛的冼

夫人及其信仰的表象的历史变迁，同时指出中国冼夫人研究的问题所在。



塚田　誠之（阮立译）306

1．有关冼夫人的研究史

	 首先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有关冼夫人的研究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研究中，有当

时岭南大学的冼玉清的研究（冼 1938）。其研究评价冼夫人为“民族女英雄”，“妇女为国立德立

功之第一人，妇女开幕府建牙悬肘之第一人，妇女任使者宣谕国家德意之第一人，妇女享万民祭

祀之第一人。”这是收于为 3 月 8 号妇女节而发行的报刊特辑《三八妇女特号》中的论文，采取

了女性的国家英雄的评论方法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60年代前期，吴晗、姚北全曾为报纸撰写了短篇论文。吴晗评价

了冼夫人为当时地方的安定、生产、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建议应该将冼夫

人的事迹创作成历史剧（吴 1961）。吴晗的这一“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竭尽全力”的评价是前

所未有的，也给以后的学者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姚北全也在概述了冼夫人功绩的同时，还对其故

里（遗迹）进行了介绍（姚 1962）。
	 这种零散研究的状况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巨变，冼夫人研究、研究会开始盛行。首先，

1983年12月广东省民族研究所、海南行署民委、湛江市文化局、茂名市文化局共同主办了《冼夫

人学术研究交流会》，并精选其中的几篇论文，在《岭南文史》1984年第 1 期上，组成了〈冼夫

人学术研究交流会特辑〉予以刊登。接着，1984年 4 月，由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等提倡・支持的一

种研究网络〈冼夫人研究联络站〉成立（联络站设置于茂名市文化局）。由于经费问题，该联络站

于1989年底解散，取而代之又成立了茂名市冼夫人研究会。除茂名市以外，1988年化州市冼夫人

研究会、1995年电白冼夫人研究会、1995年高州冼夫人研究会等多个研究会在与冼夫人相关各地

先后成立3）。2000年 2 月20日江泽民访问高州，视察冼太庙，称赞冼夫人“坚持”“拥护国家统

一，增进民族团结”的精神，是“我们这辈人、后人永远学习的榜样”。以此为契机，冼夫人研究

在中国更加活跃起来。2001年 5 月在茂名市召开了《首届中国边境城市文化经贸旅游艺术节・冼

夫人文化研讨会》，并将其研究成果作为论文集加以出版发行（张磊 2002）。同时期，由高州政府

和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共同编辑的论文集（卢、叶 2001）、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茂名市历史

学会、电白炎黄文化研究会、电白冼夫人研究会共同主编的论文集（蔡主编 2002）也出版发行。

根据其研究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故里、墓地、祠庙问题、冼夫人的生平和功绩、冼夫人、冼夫人文

化及其作用、冼冯一族及其裔孙的居住地等。研究形态主要为论文、读物（科普文章）、戏剧等。

	 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冼夫人研究，练铭志指出存在“三多三少”、即三方面多、三方面少的问

题。三多是指政治方面的研究多、借用历史文献的研究多、单独以冼夫人为主题的研究多；三少

是指经济文化方面的研究少、借用民族学、考古学资料的研究少、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的研究少（练 

1984，1985）。对其政治方面的评价在多篇论文中都有所提及，其在王朝统一、反对分裂割据拥

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所起作用往往被强调（陈凤贤 1980; 周 1984; 于 1984; 黄 1985）等。

这样的评价自吴晗开始以来，至今仍在继续。

	 而且，关于海南岛的冼夫人事迹还有陈雄的研究（陈雄 1992）。在其研究中，问题点主要集

中在海南的冼夫人传承、著名人士的相关文章、各地庙宇的分布情况、冯冼的后裔、冼夫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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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海南岛等。

	 上述诸研究，都完全忽视了冼夫人及其信仰的表象的历史变迁的问题，对冼夫人的评价中，

将国家统一及民族团结等现代的问题意识投射到过去的论调也很明显。

2．冼夫人的事迹和其信仰的起源

2. 1　冼夫人的事迹
	 关于冼夫人的事迹，《隋书》80、列女〈谯国夫人传〉中的记载为人熟知，在此不再赘述。仅

摘录其要点如下：1、王朝交替时岭南诸势力活动频繁，每次冼夫人都站在各王朝一边平定了诸

势力。这点如牧野巽所评，是一个“趁地方骚乱之际扩张势力，窥视中央政权的倾向，巧妙地与

胜者结合的过程”（牧野 1953: 31）。从《隋书》也可明确看出冼夫人在粱、陈、隋政权交替之际每

次都追随胜者一方。而且，就追随王朝体制这一点而言，既不是现代中国学者所大力赞赏的其对

统一所做出的贡献，也不是史料所强调的对政权的忠诚。这点大概如後藤均平所指出的那样，夫

人并不是单纯的依附于政权一方，而是因中国的掌权者往往变动不定，故而要看清大势所趋，伺

机而动的结果（後藤 1973: 11）。 2、原本就是“世代岭南之首领”，“部落十余万家”的强大势力，

通过与北燕后裔冯氏联姻，在上述过程中其势力更加日益壮大。得到将夫人“敬为圣母”的数郡

百姓的支持从而发展为“云集首领数千”的强大势力。不仅在广东省高凉一带，就连“海南儋耳

的归附者千余洞”、“赐临振县汤沐邑千五百户”等，其势力发展到在现在的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州

附近（儋耳县）及南部三亚附近（临振县）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冼夫人去世后，其曾孙冯盎作为

一族之长，在隋至唐初保持了其势力，并兼任过海南岛三州刺史。 3、把冼夫人描述为身为“岭

南首领”为中国王朝尽忠的英雄。这点给后世的评价以极大的影响。无论从儒学的忠君、爱国的

见地，还是从现代政治的爱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见地来看，对后世的学者来说都是很好的题材。

	 但是，作为“岭南首领”冼夫人属于哪个民族呢？关于这点，许多史料记载、学者指出的都

是“俚人”说。岭南的居民在许多史料中都被记载为“俚獠”。如《南齐书》14州郡志上、广州、

《陈书》八〈杜僧明传〉、《隋书》80列女、〈谯国夫人传〉、《太平御览》785四夷、俚、〈南州异物

志〉等。《隋书》〈谯国夫人传〉所示的与冼夫人同时代的人物，隋初在广州起义的王仲宣就被看

做“俚帅”。在上述《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军事〉编辑委员会编 1989: 1100》中冼夫人

也被看做是“俚族”。吴晗称冼夫人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越族的著名领袖”（吴晗 1961），陈凤

贤也做“越族”解（陈凤贤 1980）。可是80年代之后，多数学者提倡“俚人”说（如（张磊主编 

2002）〈前言〉、（练 2002））。牧野将其看做是操泰语系语言的土著民族南越（牧野 1953: 32），提

出晋代以后至隋唐居住于广东、广西的泰族曾被记载为“俚人”、认为“俚、越、夷几乎无别，均

主要被视为泰族”（牧野 1953: 40－42）。张声震又将俚人看做现在的壮族先民之一（张声震 

1997）。但无论哪种说法，“俚人”是泰系民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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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冼夫人庙和“抚蛮”
	 关于冼夫人信仰，理解其是如何发生的关键在于位于儋州市的海南岛最为古老的冼夫人庙

“宁济庙”。该庙位于儋州市中和镇的镇上。据《舆地纪胜》125广南西路、昌化军、古迹〈显应夫

人庙〉所载，庙里所供之人为“儋耳婆”，而“儋耳婆”则是传说中耳垂至肩三寸处的异形妇人，

儋州城曾为水患而忧，该儋耳妇人率领“鬼工”于一夜之间筑成新城，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而后

于南宋绍兴辛未（1151）年被赐予“灵济庙”的庙号5）（正德《琼台志》26坛庙、儋州〈宁济庙〉

中记载，此庙的扁额为“宁济庙”，后由“灵济”转化为“宁济”）。《诸蕃志》〈海南〉中也有关于

灵济庙的记载，做“儋耳妇人之祠”。不过，《舆地纪胜》125广南西路、昌化军、古迹中有“冼氏

庙”的记载，传苏东坡曾留有“冯冼古烈妇，翁媪于兹者”诗句。关于这点，《苏东坡集》（国学

基本丛书）续集第三卷〈和陶（渊明）诗〉的〈和拟古九首〉中，描述了他参拜冼夫人庙时寺庙

的情景。

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三世更险易，一心无磷缁。锦繖

平积乱，犀渠破余疑。庙貌空复存，碑版漫无辞。我欲作铭志，慰此父老思。

	 东坡曾于绍圣四年（1097） 7 月至元符 3 年（1100） 5 月因发配而滞留于此，那时冼夫人庙

既已存在，且岁月长久以至碑文的文字都已磨平。显然东坡曾参拜的“冼氏庙”既是后来被称做

“灵济庙”的庙宇6）。从上面的《苏东坡集》〈和拟古九首〉中有诗歌颂冼氏功绩，因功绩而有庙

来看，东坡也明确地认识到灵济庙中所供之人为冼夫人。大概虽然庙宇起源于儋耳夫人的传说，

但至少在北宋末期时已被视为供奉冼夫人之地而被当地居民所认识。不过，先前的《诸蕃志》〈海

南〉中有“灵济庙在镇安门内，即儋耳夫人祠也。绍兴间封显应夫人。海外黎峒多窃发，惟儋独

全，夫人之力也。”的记载。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将黎族的侵略行为与庙宇相联系之处。关于这

点，《文献通考》331、四夷 8 、黎峒中引用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有以下的记载。

淳熙元年十月，（五）指山生黎洞首王仲期率其傍八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仲期与诸洞首

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诣琼管司，琼管司受之。以例，诣显应庙，研〈斫之误〉石歃血，约

誓改过，不复钞掠，犒赐遗归。（（　）内为《诸蕃志》下的补遗，〈　〉内为笔者的补遗）。

	 也就是说，显应庙曾是起义而后降伏的黎族与宋朝朝廷缔结誓约的地方。由此可以指出，宋

代的显应庙所供奉的冼夫人起到了安抚黎族的神祗的作用。现在，宁济庙里列有“九洞黎首石雕”

九尊（照片 1 ），并有说明文指为唐朝之物。该石雕是否确为唐朝之物还需考证，但为首的一尊双

手被绑在背后并双膝跪地，让人想起服从的姿势。由此不难推测，先前《文献通考》中所记载的

情景为实际存在的，该石雕也是据此而做的7）。

	 在此看一下黎族叛乱的话，可以发现由吴永章发起的反抗活动在宋代就有14次。特别是在宋

末、南宋末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起义。可是，历史上汉・黎关系的分水岭并不在宋朝，而是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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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朝。黎族起义，包括弘治14年（1501）发生的规模空前的儋州七方峒符南蛇起义，发生在明

朝后期的最多。在明朝黎族势力极为强盛。但经过明末以后各王朝的镇压，到清朝时黎族的势力

已急剧减弱。其居住地也被迫缩小，或被逼至深山老林，或被汉族融合8）（吴永章 1997）。
	 《苏东坡集》（国学基本丛书）后集第 6 卷〈被酒独行三首〉中，有“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

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的诗句，由此可以想到东坡曾醉酒访“诸黎”，

从而可以看出宋朝时，东坡所住的位于海岸附近的中和镇近邻曾居住着熟黎百姓。而现在儋州市

的黎族居住地仅限于内陆山区。由此可窥见曾在海岸附近居住的黎族被逼进海南岛中、南部内陆

山区的倾向。

	 上述黎族的动向大致看来与汉族移民的进驻有关。信仰冼夫人的庙宇也是由汉族移民先后修

建起来的。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汉族的迁移与冼夫人信仰的关系。

3．汉族的海南岛移居和冼夫人信仰的变迁

3. 1　汉族迁移史的概况
	 小叶田淳的研究将海南岛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汉代至唐朝为“黎明期”、宋元时代为“开

发期”、明清时代为“近代”。“黎明期”中又可分为汉代至南北朝的“远古”期、隋唐的“黎明”

期。而且他还指出，南宋以来，主要从福建方面移籍而来的名门望族的子裔时逢“汉族统治之春”

曾昌盛一时，元末明初在此落户的大姓也不少（小葉田 1943）。关于汉族的迁移，梁敏认为汉人

大量移民海南是在唐宋以后（梁 1981）。
	 明代以后汉人向海南的移居显著体现在海南岛的北部、西北部。自明末至清初海南岛北部的

人口剧增，其背景可以推测为大量的汉族人口的迁入。随着汉族人口的迁移，汉族与土著黎族的

照片 1　儋州市宁济庙里的「九洞黎首」石雕　2005年塚田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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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比例呈扩大趋势。据正德《琼台志》10〈户口〉记载，永乐10年（1412）的户口统计中，琼

州府总人口为88,806户，其中“民”为71,212户，“黎”为17,394户。琼山县“民”为16,228户，

“黎”为2,169户；澄迈县“民”为8,519户，“黎”为2,169户；临高县“民”为8,638户，“黎”为

2,707户；儋州“民”为13,843户，“黎”为4,377户；定安县“民”为4,363户，“黎”为954户。虽

然由于“民”“汉”的范畴不尽相同，行政区划也有所变化，无法与现在进行单纯的比较，但作为

参考，我们可以拿2001年的汉族、黎族的人口数9）与明初的“黎”“民”的比率试着进行一下比

较。黎族占总人口的数字，琼山、海口明初为 6 ％，现在为0.79％；澄迈明初为20％，现在为0.9

％；临高明初为23.9％，现在为0.17％；儋州明初为24％，现在为6.77％；定安明初为17.9％，现

在为0.76％。虽然儋州的黎族人口相对较多，但总体上可以说汉族人口大幅度增加、与黎族人口

的比率已扩大。

	 牧野巽针对海南岛的方言状况指出，在海南岛，连接澄迈、临高县境与三亚的分界线东侧为

福建语系的主要分布地区，西侧则为临近泰语系语言的“临高语”、来自高州、梧州的广东语系的

“乡语”（儋州语）以及“迈语”等的分布地区，并据此推测在福建系移民得势之前接近广东系的

人们就来到了海南岛。另外，还指出海南岛西岸泰族人口曾经很多，可能是汉代以前从广东南部

沿海沿通往越南的航道移民而来的，并认为冼夫人和冯氏为操泰系语言的土著民族南越（牧野 

1953: 25－26; 29－40）。笔者曾以“临高人”为主探讨了他们的迁移和习俗，认为他们的迁移自西

汉武帝时期以前就已开始，特别是宋末、明初、明末等社会混乱时期大批移民从大陆而来（塚田 

2007）。正如牧野所指出的那样，大批的移民，泰系、广东系移民的迁移比福建系的迁移开始要

早。可是实际上，迁移在宋朝以后也有所持续。就其与冼夫人信仰的关系而言，儋州的庙宇有可

能是“接近广东系的人们”从大陆带来的，其他的庙宇也可推测为“临高人”及福建系移民所建。

下面就来看一下庙宇的分布情况和其修建年代。

3. 2　冼夫人庙的修建与信仰
	 陈雄调查记录了海南岛的51座冼夫人庙在1980年代末期的位置及修建年代（陈雄 1992: 47－
56）。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现在已荒废的、始建年代不详的，或漏查及没有调查而只据传闻而记载的

庙宇。51座庙宇中查明年代、朝代的有22座，其中唐宋的 2 座，明代以前的 1 座，明代及“明朝

已有的” 9 座，清朝的 5 座，“始建年代不明但清末重建”的 1 座，民国的 4 座。据此可以说庙

宇的修建时期多在明朝以后。而且，就庙宇的位置而言，以现在的海口市为中心，多分布在海南

岛的北部、西北部。考虑到黎族的居住地区，除琼中县以外，这些庙宇的分布地均为汉族的居住

地区，而不是黎族的居住地区。结合宋朝以后来自大陆的移民增多、明朝后期以后黎族逐渐被驱

逐至海南岛的中、南部山区这两点来看，可以推测庙宇是由迁移至对黎最前线地区的汉族移民

（含临高人）特别是明朝以后的汉族移民修建的。又从冼夫人可能是抚黎的神祗来看，可以认为修

建的目的是在于保佑汉族移民不受黎族的威胁。

	 关于冼夫人作为抚黎神祗的作用，民国《儋州志》 9 碑记〈宁济庙冼夫人碑记〉（道光28年

8 月建，儋州学正林书）中有以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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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军征黎，匪以草断隘、纵火，众吁夫人，即大雨火灭。又黎饥出掠，适刈稻男妇数千，

见夫人招令过河，渡尽而水深不测，匪惧而去。

	 据《同书》 8 海黎、防黎记载，道光13年（1833）在儋州实际发生了黎族起义，即使到了清

末在局部地区黎族依然是汉族的威胁。总之，冼夫人在这里被描述为保护民众免受黎族威胁的灵

验的神祗。陈雄在琼中县营根镇、红岛乡收集到的传说中说，“冼夫人来海南岛时骑白马率精兵追

击逃入深山的叛贼，在这里驻屯”，后人为纪念她而修建了庙宇（陈雄 1992: 55－56）。而在当地

“五指山腹地”所指的“叛贼”只可能是黎族。

	 对民来说，威胁不仅来自黎族，还来自沿海的海盗。现在，海口市有一条街叫“得胜路”，街

上有冼夫人庙。关于其由来，咸丰《琼山县志》 5 建置、坛庙、冼夫人庙引用〈探访册〉有“冼

太夫人庙。一在海口得胜路。咸丰四年，参府黄开广同商民建，以酬战海匪张十五得胜之功。”的

记载。对此，宫本延人有以下记述（宮本 1944）。

（关于冼夫人庙）最大的庙在定安的梁沙，分身遍布全岛各处。（中略－笔者）位于海口市

得胜路的庙，现在的建筑其实不过是 1 座极为简陋的小祠，隐没在主要街道背后的民宅

中，几近荒废，可是早年却是十分灵验的庙，以至于被命名为街道名称的“得胜路”。据

传，北海海盗入侵时，冼夫人曾出动灯火通明的船只。贼船见其景大惊而退。因故民众

集聚颂其德，为祭奠她而将她的生日 2 月12日定为纪念日，将庙的所在地称为得胜路。另

据传，夫人为某要人之妻，北海来寇时，与其夫共同作战，并在其夫战死后，代替其夫

防御击退了来贼。后天子赐夫人金像。金像现被供奉在定安的梁沙。

所谓位于定安梁沙的“最大的庙”就是位于海口市新坡镇、现已改为冼夫人纪念馆的庙。“得胜

路”的由来、冼夫人作为保护民众不受海盗威胁的守护神的灵验性由此显而易见10）。

	 冼夫人为什么被视为抚蛮神呢？其首要的原因在于冼夫人作为女性武将所取得的功勋。关于

这一点，《五杂组》 8 、人部 4 〈女丈夫〉里有“其才智功勋，有马援、韦皋所敢望者。娘子军、

夫人城视之当退十舍，而征则、赵妪辈无论已。”的记载。韦皋为唐末剑南西川节度使，曾经平定

云南的人物。娘子军则指唐朝的平阳公主。关于夫人城，有东晋时代梁州刺史朱序之母率女子筑

城墙击退符坚军的故事。也就是说冼夫人的功勋在马援、韦皋之上，作为有功勋的女性也胜过娘

子军及夫人城。在这里，作为曾镇压过非汉族势力的人物，其评价超过了马援、韦皋这一点也是

不可忽略的。将冼夫人看做镇压非汉族势力的汉族也是她被视为抚蛮神的重要理由。关于这一点，

光绪《电白县志》 5 建置、坛庙中，有“女中奇男子，千古推为第一，可与郭汾阳、霍嫖姚并传

不朽。”的记载，对其的高度评价可与镇压过非汉族势力的著名人物郭汾阳（在镇压安禄山之乱中

有功的郭子仪）及霍嫖姚（因远征匈奴而闻名的霍去病）相匹敌。而且，在万历《高州府志》 6

忠勋〈冼夫人传〉中有“当陈隋之时，而无冼氏也者，高凉非中国，有高凉而无冼氏也者，则椎

结跣足之俗，未必解辫发而袭冠裳也。”的记载。（即使是泰系民族）冼夫人被评价为推进高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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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化的人物。此外，上边提到过的《苏东坡集》（国学基本丛书）续集第 3 卷〈和陶（渊明）诗〉

中〈和拟古九首〉里也高度评价了冼夫人在梁、陈、隋 3 朝期间对朝廷忠心耿耿平定战乱的功绩。

这些都是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评价，与其说是对王朝的统一、国家的统一的评价，不如说

更侧重评价了她作为臣子对君主尽忠的一面11）。

	 如上所述到清朝之前，冼夫人因其武功，即为中国王朝效力，镇压非汉族势力，推进汉化而

被知识分子高度评价，而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她因在黎族及海盗的威胁下保护百姓而被作为神祗

信仰。那么在当代这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下面我们看一下有关冼夫人表象的变迁。

3. 3　现在的冼夫人信仰
	 如上所述，在海南岛冼夫人是明清时代保护民众免受黎族和海盗危害的“抚蛮”神，现在，

人们又期待她有什么样的灵验呢?

	 在海口市新坡镇冼夫人纪念馆（照片 2 ）的采访表明，来这里许愿的人有求子女的、有求生

意兴隆的、有求发财和升学考试顺利的、还有求治疗疾病的，实在是多种多样。也有的人平时不

去，只在家里人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才去。其中也有从海南岛的边远渔村包租汽车而来的渔民。据

说是移民到远方渔村去的新坡籍人，依然保持着冼夫人信仰，每年来此祈求丰收和进行汇报的。

可以说冼夫人是被当成万能神来信仰的，信仰目的中较多的是祈求外出安全的“出路安全”。这大

概和冼夫人曾多次出征不败的武功经历有关。在临高县多文镇听说对越反击战时当地有两三个人

入伍出征前，曾向冼夫人祈愿，结果无一人负伤12）。

照片 2　海口新坡冼夫人纪念馆前的冼夫人铜像　2005年塚田撮影。

3. 4　现代的冼夫人节庆―“冼夫人文化艺术节”“军坡节”
	 2005年 3 月15日，以海口市新坡镇的冼夫人庙前的空地为会场，举办了第四届“冼夫人文化



关于海南岛冼夫人和冼夫人信仰的表象及变迁 313

艺术节”的开幕式。在开幕式典礼上，省人大常务副主任白沙县黎族出身的李亚保致了开幕词。

关于海南冼夫人文化艺术节的召开目的，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文化艺术节是弘扬冼夫人坚持民族

团结拥护祖国统一的精神、加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契机，希望通过此次

文化节进一步打造冼夫人文化“品牌”，形成集纪念、文化娱乐、官方经济贸易为一体的大型的大

众旅游产业通道促进经济发展。除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象征这样的赞誉外，还可以看出促进

旅游及经济发展的政治意图。总之，冼夫人是“抚黎”神祗的观念现在已经消失，因此出现了黎

族代表致辞的情景。

	 开幕式后表演了龙舞、狮子舞，接着在 3 月13日的大赛中选出的文化大使“冼夫人形象大使”

装扮成冼夫人骑马入场（照片 3 ）。很多“女兵”及手持武器士兵打扮的男人跟随其后游行。游行

结束后，在舞台上演出了现代的舞蹈及歌曲，上午为时两个多小时的开幕式结束。

	 有关活动中，由政府主办的活动有上述的开幕式及“冼夫人形象大使”大赛、农民运动会、

舞狮大会、书画作品展、照片展等。艺术节的主要活动还是民间活动。这一点上述的李亚保在开

幕式致辞中也把活动定位为政府对民间冼夫人节庆的传统和习惯加以“引导”。或许是因为原本是

民间的“迷信”活动，所以政府不好直接主办全过程吧。

	 活动在民间以拜庙为主体，其他还有农历 2 月12日（2005年为 3 月21日）的“军坡节”的游

行，有的地方还增加了上演琼剧（海口市高坡村）、举行排球比赛以及上演木偶剧、电影、临剧

（临高县的地方戏剧）（临高县多文镇）的活动。

	 海口市新坡镇的游“装军”是在2005年 3 月18日～21日下午举行的。形式为在狮子舞・龙舞

的引导下，装扮成冼夫人的女人坐在彩车上，女兵80人、旗队100余人、武装队600～800人、手

持小铜锣的儿童400人跟随其后行进。参加游行的都是本地居民。装扮成冼夫人的女人是从身心

健康的本地已婚女性10多人中选出来的。从历史上的冼夫人是已婚后出征的这一点来看，比政府

照片 3　国際冼夫人文化节中的「冼夫人」　2005年塚田撮影。



塚田　誠之（阮立译）314

举办的开幕式上的“冼夫人小姐”更符合史实。象这种模仿军队的游行也被引进到上述政府主办

的活动中，是称颂冼夫人武功的活动。期间有很多摊点，出售带叶的柑橘、桑叶、带蔓的甘薯、

芋头、葱、南瓜、令旗等“吉祥物”。据说桑叶的“桑”在海南方言中与“财”同音。芋头传说是

冼夫人从大陆带来的。带蔓的甘薯是为了子孙繁荣，葱是长寿的象征等，都是各有其意的吉祥物。

	 游行、出售吉祥农作物的习惯在大陆没有，是海南独特的活动。新坡镇冼夫人纪念馆的参拜

人数 1 年多至10万人，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参拜。可 1 年中最集中是“军坡节”期间，约占年参拜

人数的一半。参拜者来自各地，较多的来自本地新坡镇一带13）。

结语

	 现在来整理一下本文中所探讨的内容。

	 1．活跃于南朝至隋朝时期的泰系“俚人”女英雄冼夫人在海南岛长期以来被当做民间信仰

的对象。其庙宇是由移居至海南岛北、西部的对黎最前线地区的汉族移民主要在明朝时期建造的，

原本被定位为镇压黎族，保护人民不受黎族威胁的“抚蛮神”。在沿海地区，也是保护人民免受海

盗威胁的守护神。

	 2．之后，随着黎族最终被驱逐到海南岛中南部山区，黎族的威胁成为过去，冼夫人便成了

送子、生意兴隆、治病等的万能神。现在，为纪念冼夫人、歌颂其武功而举行游行活动的“军坡

节”等节庆盛大举行，还开展了政府主办的活动。在政府主办的活动中，冼夫人是民族团结、祖

国统一的象征，还可以看出力图使之有利于海南岛的旅游及经济发展的政治意图。

	 3．在知识分子中间，历史上曾对冼夫人的武功和她对王朝的忠诚做出过高度的评价。新中

国成立后，特别是1960年的吴晗之后，冼夫人坚持王朝的统一、反对分裂割据、拥护祖国统一、

在民族团结上所做出的贡献被大力强调。

	 对于冼夫人的评价，在政府及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有所乖离。地方政府不仅把冼夫人定位为

民族团结及祖国统一的象征，还把她作为有利于旅游及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源加以积极的利用。学

者们则欲强调其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一面。另外，民众的态度也和政治家及学者的态度有所不

同。对冼夫人，过去被看做抚蛮的守护神、现在被当做灵验的保佑人生和生活的身边的万能神。

至少，民众没有把她当做民族团结之神来接受。冼夫人和其信仰，凸显了围绕历史人物表象所表

现出来的政治家及学者的政治意图、政治家、学者、民众等多个主体间存在的解释的多样性。

注
	1）	根据管林主编一书所说（2001: 546），生卒年为512－602年。名英。又高凉郡为现在的电白、茂名、恩平

等地一带。

	2）	叶春生称，周恩来“在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上曾称冼夫人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叶 2002: 266），但

是没有提出根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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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据陈祖辉介绍，关于夫人的出生地，有高州市说、阳江市说、电白县说，陈根据道光《电白县志》里夫

人的故乡在山兜乡丁村的记录而采用了电白县的说法（陈祖辉 2002）。
	4）	有的学者认为“俚人”相当于当今的黎族（黄君萍 2002），但持此说法的是少数派。张介文批评了黄君

萍说法，同时指出在海南岛临高人和俚人的关系比黎族更为密切（张介文 2002）。临高人是居住在临高

县及其邻近的海口市、澄迈县等地的地方集团，现有人口约72万人。语言接近壮族，可是被视为汉族。临

高人、俚人均为泰系民族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冼夫人与冯氏联姻，根据（练 2002），冯氏从血缘上来

说是汉族，但已与俚人融合，成为俚人的一员。

	5）	显应夫人庙。在儋州。即儋耳婆也。平黎记载，西至一处有儋耳夫人出现，好其地为儋耳。……应劭曰

种大耳渠帅，耳缓下肩三寸。儋州城旧常有水患，一夕众见，妇人鬼工持锸，迁之夜间筑凿，声至晓。城

成有苔杖流水。上绍兴辛未赐庙曰灵济。

	6）	据康熙《儋州志》 2 、坛庙祠〈宁济庙〉记载，因冼夫人使儋耳千余洞归顺有功故而后人建庙祭之，南

汉时期赐予“清福夫人”的称号，由此看来，庙宇最晚在南汉时代既已存在。

	7）	但严格说来，该庙的存在和冼夫人实际活跃于海南岛的抚黎之事是两回事。现阶段，关于冼夫人在海南

岛的足迹，除“千余洞归属”外，皆未明确。

	8）	据说黎族的村峒在明朝12县也曾有1,360之多，到清朝却减少到42峒822村。虽然“村”“峒”的范围不尽

明确，但也足以窥见其居住地之狭小。

	9）	现在（2001年底）的人口，琼山市・海口市共计汉族1,280,856人、黎族10,236人；澄迈县汉族478,943人、

黎族4,395人；临高县汉族408,176人、黎族680人；儋州市汉族809,584人、黎族58,786人；定安县汉族

304,320人、黎族2,319人（海南省统计局编 2002: 53）。
10）	据（陈雄 1992: 82－84）所引用的琼州府知府（道光27年任）林鸿年的《重造冼夫人庙碑记》记载，“文

武官员绅民”的姓名和捐资金额都被记录在册，其中除载有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以下官员10名、琼州镇

左营10名、琼州镇右营10名、海口左右营10名以外，还有“澄邑商船”20名。从“澄邑商船”、澄迈县的

商船持有者曾捐款之处，可以想像到当时的海盗威胁之大。

11）	此外民国《儋州志》 9 金石、碑记〈宁济庙冼太夫人碑记〉中有“窃以中原多故，使岭南无夫人吾见日

事攻杀，民无孑遗矣”，评价其带来了岭南的统一、和平。

12）	咸丰《琼山县志》 5 建置、坛庙〈冼太夫人庙〉中记有一则邱文庄公科举屡次不中，到冼夫人庙许愿后

即灵的逸事，说明由抚蛮神向万能神的转化在明初时既已开始。而且，其信仰活动通常是在庙里进行，而

不在家中的祭坛祭祀。据陈雄介绍，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军坡节”时有各家各户都砍青竹并在顶端绑

上红纸后立在家门口的习俗（陈雄 1992: 47）。
13）	宣统《定安乡土志》 7 〈坛庙〉有关于定安县南门外冼夫人庙的祭祀的记载，12每逢 2 月12日便升旗鸣

鼓以耀冼夫人当年行军之威武，男女参拜者云集，成为海南较大的祭祀之地（光绪《定安县志》 2 、建

置、坛庙〈谯国夫人庙〉把 2 月12日看做夫人生前行军的日期）。关于现在已成为冼夫人纪念馆的庙宇，

咸丰《琼山县志》 5 、建置、坛庙〈冼太夫人庙〉记载，来自方圆数百公里的祈祷者不绝，特别是逢其

“寿辰”时，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摩肩接踵。由此可以断定相当于现在的“军坡节”的活动至少在

清末时就已举行，前来参拜的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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